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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体既是生物存在，又是社会文化建构，是生

态女性主义者关注的焦点之一。身体是什么？究竟

该如何认识身体，尤其是女性身体？医学角度的身

体指的是躯体；宗教视角下的躯体是一个巨大坟

墓，躯体超越死亡的再生是肉欲的隐喻；政治经济

制度视角下的身体是劳动力及其所生产的意义模

式。医学意义上的身体是最基本的物质形态，而身

体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是身体的意识形态，因此身

体具有了两面性：“物质性”和“话语性”。生态女性

主义从物质性和话语性两方面理解身体，冲破男

性化的主体概念，研究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一切，

以及女性身体以何种方式塑造与书写自我，并从

生态学的角度重新思考性别身体及其与文化和意

识形态的互动关系，关注女性和大自然之间复杂

而紧密的关联。以身体为理论“根据地”的生态女

性主义不仅有利于解构西方父权社会中心智和身

体的二元对立思想，而且能帮助我们重构人与自

然、男性与女性、自我与他者的关系。身体和自然

同处被贬低和受控状态是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一

个焦点，消解其边缘化和被排斥的状况，使其回归

“事物”的中心，并将其理论化，是生态女性主义研

究的核心内容。

一

对女性身体的贬低可以追溯至以亚里斯多德

的形式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。古希腊哲学认为，

物质内容需要被形式化才有意义，物质性的身体

则须在灵魂的指导下才能有生命力，而女人有如

客体化的物质和身体，等待着支配性的男性赋予

其形式与意义。这一思想将身体与灵魂对立起来

而贬斥身体，造就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。男性

统治秩序使得女性失去话语权，失去自我。女性在

男权文化中一直处于集体缺席和沉默的状态，是

文化的被动接受者，是被设计、被异化的他者。只

有男性身体才能代表身体政治，男性身体的政治形

象“吞没”了女性身体，女性在这一秩序中就成了

“隐形人”，没有本体地位，她们的贡献也被埋没[1]。

她们的空间仅局限于家庭，为男人洗衣、做饭、生

孩子，成为服务于男性的机器。传统观念中女性等

同于物质性的身体，女性身体一直因“与月经、生

孩子、绝经等相关的文化和宗教禁忌”而被用来诋

毁妇女[2]。而男性则是超越肉体束缚的精神主体，

他在把外物客观化的同时，也把女人客体化、他者

化了。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，有必要把勒进女性与

自然身体内的“绳索”清除出去，使女性、自然与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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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一样同处主体地位。

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物存在，而更是一种文化

符号与知识形态的复合。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，人

类不断通过话语建构身体，身体因而成为具有重

要政治内涵的文化建构。身体是一个可变化的文

化范畴，并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远离了自然成了

异化的东西，形成身体的悖论。一直以来，有关身

体的叙事被附加上了性政治色彩，女性身体一直

是男性叙述的欲望化对象，与情色联系在一起，是

非理性、激情和欲望的源泉。男性决定着有关女性

身体的伦理和道德评判，在“男性阅读”中，女性身

体有了善与恶、好与坏的道德区分，文学作品中充

斥着女神圣母和妖精荡妇的对立形象，女性身体

甚至因其诱惑性而成为文明的禁忌。男性掌握着

评判女性身体的话语权，男权主宰的社会不允许

女性书写身体、性、激情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她的

“女性的职业”讲座中揭露了女性在身体书写方面

的禁锢，“她意识到男人们会如何议论一个敢讲有

关激情真话的女人，这使她从艺术家的无意识状

态中惊醒了。”女性主义者西蒙·波伏娃（Simone

de Beauvoir）首先明确了身体性别是被社会建构

的这一事实，她认为，男权主宰的社会意识形态一

直把女性当作男性的“他者”来建构，女性被降格

为依附男性“主体”的被动的、机械的“客体”。

实际上，“作为一个政治对象，身体并不是无生命

的或者固定不变的，它是柔韧的具有可塑性的东

西。”[3]把女性客体化、肉体化是男性中心主义与逻

各斯中心主义合谋的结果，女性主义者倾向于超

越逻各斯中心主义设定的两性二元差异，认为身

体，尤其是性别的身体，是一种动态的文化建构，

有改变的可能性，而且性别的建构永远是处于动

态的开放过程中，应该置于动态关系中来加以考

察，身体、身体体验及性别也随之成为不确定的、

多义的。女性主义的身体观念呈现出的是个性的、

动态的、不确定的倾向，力图从动态身体的角度消

解逻各斯主体观的霸权性地位，解构男权意识形

态对女性身体的控制，颠覆男性中心主义二元对

立思维范式，建构女性新的文化向度与书写空间，

为新的文学身体观以及女性个体的身体性存在提

供理论解释与说明。

二

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与生态学思想的结

合，它反对西方现代世界观中的等级二元论和统

治逻辑。在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哲学中，男

性形象是条理化的、理性的、冷静的，男性的世界

属于公众，是抽象的，与“心灵”联系在一起，男性

的意识、心灵和精神占社会主导地位；而女性形象

则是贤淑、优柔寡断，易受感觉和情感所控制，与

“肉体”联系在一起，女性的世界属于家庭，在精神

/ 肉体、男性／女性、理性／感性、政治社会／家庭

的二元结构中与其身体一样同处从属地位。女性

的身体被认为是生儿育女的机器，与男性支撑家

庭和社会的生产劳动相比，女性繁殖后代的劳动

是卑微低劣的。女性主义者认为，女性之所以被排

除在文化领域之外，主要原因就是“女性”与“身

体”之间的联系。对于女性与身体的联系，女性主

义者认为，“身体”是女性主义的“竞技场”[4]，女性

必须打破男权文化性别歧视形成的“男性阅读”，

在历史、政治、文化等意识形态体系中重新思考女

性的身体。生态女性主义者更是以一种理想的态

度质疑男性中心世界观，重新审视父权体系中所

贬抑的女性（相对于男性）、身体（相对于心智）、情

感（相对于理性）、大自然（相对于灵性或灵界），重

新理解与评价人类—大自然之关系对地球所产生

的疗愈之效。

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主要包括：1.对女性

和自然的压抑和宰制，必将导致滥用地球环境，给

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；2.重新审视女性身体的价

值，形成正确的“文学身体观”；3.重新思考人类与

大自然的关系；4. 批判贬抑女性身体、崇尚男神 /

父神的思想，建立两性平等的社会。男性一直被认

为是心智的代表，是创造文化和文明的主体，而女

性和自然一样同属低级的物质，女性的身体也和

自然一样一直是被鄙视的对象，男性因其心智而

优越于自然化的女性和女性化的自然。著名生态

女性批评家帕特里克·墨菲认为，贬低女性和自

然，将其视为“他者”（Other），是对自然进程中普遍

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否定，实际上，

应将女性和自然看作世界生态网中的“另者”

（Another），肯定万物之间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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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“我们不能永远是为自己而活的自我，也是为他

人而活的另者”[5]。也就是说，女性和自然不再是受

压迫、受控制的“他者”，而是参与世界内在互动、

发挥能动性的“另者”。

身体是我们“阅读”环境的参照。女性身体在

环境问题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，女人的身体往往

用作生物标记和数据收集点，女性的身体是环境

压力的“重要标志”，例如，流产、不孕症、被污染的

母乳、婴儿生理缺陷等都是环境问题的指标[6](Px)。环

境健康问题是女人们敏感和关心的事情，因为女

人往往是环境恶化的牺牲品。Caldecott 和 Leland

（1983）强调了环境问题中“女性身体的政治性”[7](P78)，

例如，环境恶化影响女性的身体，并危及胎儿发

育。我们不能否认环境灾难正通过女性的身体降

临给人类，不仅是因为妇女容易受健康危险袭击，

而且因为她们还额外承载着影响胎儿健康的危

险，并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，她们要为胎

儿健康问题进行斗争。生态女性主义者注意到，在

后工业化的今天，科技环境和人为环境在很大程

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身体，并调节着我们与自然世

界和文化世界的关系，我们的身体因为技术的干

预和环境的改变而遭受着痛苦。身体是地球母亲

的一面镜子，是“荒野”环境的参照，是社会分析和

文化分析的“解释场所”。如今，我们正小心翼翼地

走过产业主义的“雷区”，这个“雷区”布满了有毒

的化学产品，美好的新鲜的东西遭到掠夺和破坏，

自然的整体性面临危险，这个雷区甚至控制着我

们的身体本身。就人类以及整个星球的幸福安康

而言，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能力超越“自然性”，其

结果只能是走向毁灭。我们应该遵循自然的内在

性规律，对“非人类的他者”持开放态度，“走进”荒

野，让我们的身体对周围环境“完全开放”，体验不

同的野外定向概念，进而塑造我们的身份、个性，

也就是说，荒野的“他者”性对我们的身体形成参

照，并带来行为和态度的长期的变化。

生态女性批评的目标是重建人类与大自然之

健康关系，医治我们所居住的地球，即处理好男人

与女人之间、各阶层与民族之间、人类与地球之间

的关系，只有消解女性 / 自然被歧视的地位，重新

审视女性的身体（通常与“自然”联系在一起），并

使其理论化（被看作是“文化”活动），才能拯救我

们的地球母亲。

三

在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，身体逐渐成为

女权主义者发展理论的“根据地”。身体联系着政

治，形成“身体政治”。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从身体

的角度阐述性别，认为它是固定生理特征的总和，

是静止僵化的。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首先

将身体的位置提高到超越精神的高度，认为身体

具有自己本身的力与价值。“身体”范畴的新观念

和超二元论的新思维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，尤

其是世界女性主义文化的发展。“‘身体’开始与阶

级、党派、主体、社会关系或者政治、经济文化、意

识形态这些举足轻重的术语相提并论，共同组成

了某种异于传统的理论框架。”[8]生态女性批评家

格丽塔·加德认为，所有阶级、性别、种族等压迫都

与压迫自然的意识形态有关，解除所有压迫的理

论基础就是建立“与所有生命相互联系的自我”[9]。

格丽塔论点的核心与身体相关，将身体理解为被

动的物质是导致边缘人群受压迫和自然受人类控

制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解除压迫的关键是将身体理

解为具有主动性和创造力的物质。法国女性主义

作家埃莱娜·西苏认为，女性的命运史是身体遭受

压抑和剥夺的历史，如果身体被压抑，那么呼吸和

言论也就随之被抑制。所以，女性主义者视身体为

写作的立足点，开始一种新的反叛的写作。“妇女

必须参加写作，必须写自己，必须写妇女。就如同

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，妇女一直被暴虐地

驱逐出写作领域，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，依据同样

的法律，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。妇女必须把自己写

进文本———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

一样。”[10]“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，她们

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，这语言将摧毁隔阂、等

级、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。”[11]西苏的理论立足于女

性的身体，强调语言中的身体性以及身体语言在

文本中的独特作用。女性写作必须关注女性的体

验、情感、思想和欲求，通过身体表达自己的思想，

为被压抑的身体争取自由的呼吸，以自己的话语

方式讲述爱情、婚姻以及女性的身体与性，创造女

性自己的语言，表达现代女性自我言说生命的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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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权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身体又是一个潜在的解

构术语。女性的身体不仅限于女性身体体验，还应

挖掘身体中的“两性体”，进入写作这一雌雄同体

的领域，超越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，成为反对父

权制、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的“元语言”。身体是“徘

徊在二元对立的中枢点的门槛或者是分界线”，

“身体在人的内心与显性的外部事物之间提供了

调解点，”由此点可以重新思考所有的与思想 / 身

体有关的二元对立，包括内部 / 外部，私密 / 公开，

自我 / 他者。”[12]特定的身体体验可以消减二元对

立的分裂与对抗。

身体的解构性对于探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关

系非常有用。人们总是把地球想象成女性的身体，

用“地球母亲”来称呼地球。帕特里克·墨菲将我们

居住的星球称之为“地球身体”或“世界身体”。莎

莉·麦克法格认为，我们可以将人类的身体延伸到

宇宙的身体、自然万物的身体，因为身体的内涵

“比我们认为的更丰富、更深远、更广泛”[13]。类似的

母性比喻和想象还有“伟大的女神母亲”，“盖亚”

的身体，“我们可爱的、神秘的、庞大的躯体，大地

女神盖亚（希腊神话中众神之母神，是大地的人格

化，掌管自然生命与大地万物。）”[7](P205)“有生命的

女神的躯体”，“多种面纱之下的女神和动植物图

腾、圣洁的树林、犹如子宫的洞穴等之间神圣的联

系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。肥沃的平原，流动的

水———就像盖亚女神那撩人的身体。”[6](P145)将地球 /

自然视为大自然母亲（Mother Nature）或希腊女神

盖亚，显示了女性与自然的神圣性和创造性，是生

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。许多生态女性主义

者认为，身体是生命的律动，应该有一定的仪式祝

贺月经、怀孕、生孩子、母女关系等。举行仪式的过

程“往往扩大人们的身体在场意识，以及圈子内其

他的身体在场”[14]，通过接受和庆祝女性的身体赋

予妇女以力量，“接地（grounding）”是宗教仪式的

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“举行一个有影响力的仪式，

我们必须从接地开始，保持接地，以接地结束，因

为我们聚拢的力量通过地球进入我们的身体，然

后又回归地球。”[15]我们所有人，不论男女，都需要

认识到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生存的地球之间的联

系，以及这一联系对我们的幸福意味着什么。

身体和地球因其自然过程的相似性而联系在

一起，地球具有“身体”般的特点已经成为生态女性

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。“我们的身体是一个微

型地球———宏观中的微观世界。”[7](P133)“你的身体同

样也是一个星球，充满了各种生物[6](P52。“地球是一

个有生命的存在”是生态女性主义立场的前提[6](P224)，

地球像身体，应赋予地球以人性化的特点。把地球

看作（人类）身体是识别自然条件的有效方法，识

别地球过程和身体过程的相似性“可以将我们的

分析延伸到我们个体的身体、身体政治、人类的身

体、“整个地球的身体”，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

系[6](P227)。可以“通过重新界定人类的身体、地球身

体、身体政治来重新定位话语术语”，进一步分析

“人类身体的疾病、生态系统的衰退、文明社会的

崩溃，以及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”[16]。

自然和身体都是神圣的，是精神启示的源泉。

妇女的女神象征意义是对女性身体及其所表现的

生活周期的肯定，是对女性身体价值的肯定，基督

教里女性的正面形象是童贞玛利亚，因超越世俗

的性行为而得到敬畏，女神的灵性中，女性的身体

被看作宇宙中生死循环和月亏月圆的直接身体。

妇女 28 天的月经周期和月亮的周期吻合，女人天

然的与自然世界有着同构的身体，女人的生命创

造力是自然世界的一个浓缩和全息的过程。女性

身体天然具有生态意义，女性的生命节律和自然

的四季循环有着密切的联系。对女性身体的文化

态度的改变是对西方文化中的精神 / 肉体、思想 /

身体二元对立思想的挑战。在用“身体”的种别性

代表地球母亲的过程中，生态女性主义的思维是

多向的开放的，解构了母亲 / 地球的二元对立思想

的禁锢，肯定了母亲身体意象的文化意蕴，尤其是

环境文化，通过身体意象为女性赢得话语权。母亲

的身体是我们生命的起源，自然使我们的生命得

以延续，不能把自然与“母亲”割裂开来。女性主义

的这一生态思想与环境主义哲学一致，要求学会

尊重非人类的自然，并根据人与自然之间的共性

和差异与之和谐相处，观察我们的身体和地球的

自然过程之间的联系，这是培养和提高生态意识

的有效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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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女人身体的“物质性”和“话语性”中寻找生

态生活的启示，是当代生态思想的一个新课题。相

对于男人身体的异化和男权社会权利意志外部特

征，女人的内心世界和女人的身体，更具有生态意

义和结构特点，清除对于女性身体的曲解是生态

女性主义的目标。生态女性主义的身体观把身体

与自然、环境、文化等结合起来，通过女性身体唤

醒女性生态意识中被压抑和毁灭的自然因素，把

身体从被贬低的地位中恢复过来，从边缘状态拉

回到中心位置，为解构强调男权观点的形而上学

思想提供了方法，因此，身体是生态女性主义不可

或缺的理论根据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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